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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的上海情结 

王丹誉 王天丹 

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，是中国国际经济、金融、贸易、航运、科技创新中心。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

诞生地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谓风云际会、历经沧桑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外交家，中国改

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，对这座城市一直非常关注。他对上海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。 

革命生涯从上海开始 

1920年 8月 27日下午 3点，16岁的邓小平乘坐“吉庆”号轮船从重庆启程，顺长江东下。9月 5日他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

的 83 名同学到达上海。他们是第 17 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。他们的到来，立即在上海引起了舆论轰动，许多报纸竞相报道这

一消息。 

1920年 9月 14日的《时事新报》上刊登了“前日赴法之大批学生”的新闻，“由会长高博爱君向法轮公司接洽妥当，即于

11日乘鸯特莱蓬船出发矣”。该报道还附上了这次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名单，其中邓希贤（即邓小平）的名字赫然在列。 

到上海后，邓小平首先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华法教育会。按照华法教育会的规章，教育会为这批学生免费代购船票，从法国

领事馆领取护照。由于从上海到法国的邮轮每月只有一班，因此，教育会就安排他们暂住在名利大旅社，等待一个星期后搭船

赴法。对于邓小平而言，被喻为“十里洋场”的上海与家乡四川截然不同，这里有代表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大工业，有连接

广大内地与西方世界的繁忙的商贸往来，以及融合中西方文化特色的城市风貌。 

虽然邓小平和同学们只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星期，但上海的景象却始终萦绕在邓小平的心头，也更坚定了他赴法勤工俭学、

将来拯救中华民族的决心。1920年 9月 11日，邓小平胸怀对民族、对国家的责任感，登上鸯特莱蓬号，开启了赴法勤工俭学的

航程。从上海走向当时的世界政治、经济中心——欧洲，他开始了 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，孜孜探寻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

富强之路。 

在上海的两次最危险的经历 

1927 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大革命进入低潮。1927 年 9 月底到 10 月初，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再次来到上海。12

月，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。他不仅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，而且每天都要往来于各个秘密

机关之间，接待来自各地的秘密交通员，处理地方党组织上报的文件和情报，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，稍有不慎，就会有生命危

险，更会危及中央机关和各级组织的安全。因此，邓小平时刻保持小心谨慎，就连穿着也特别注意。到租界去的时候，就穿绸

缎的袍子和马褂；到平民住的地方去，就穿工人服装。 

这时期，他再度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相识的张锡媛成为同事。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事业追求，使他们相爱了。1928 年

春节后不久，24岁的邓小平和 22岁的张锡媛在上海结婚。为了庆祝这对年轻革命者喜结良缘，中央的同志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

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饭馆里办了酒席，周恩来、邓颖超、李维汉、王若飞等 30多人参加了婚宴。 

此后的大半年时间，邓小平夫妇和周恩来夫妇同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楼里，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楼上，邓小平和张锡媛住

楼下。当时霍步青和朱月倩夫妇也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，这三对夫妻编一个党小组，一周一次，同过组织生活。为了安全，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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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地点是经常变换的。他们的平均年龄也就是 20出头，是个年轻又坚强的战斗集体。 

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邓小平后来回忆说：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，非常艰苦，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

命，我们没照过相，连电影院也没去过；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，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，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，但危险

经过好几次，最大的危险有两次。 

1928 年 4月 5 日在上海爱文义路望德里 1239号半（现北京西路 1060弄里）罗亦农的住所，邓小平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

治局常委的罗亦农接头办完事后，他刚从后门离开，巡捕房就闯入罗亦农的住所逮捕了罗亦农。从邓小平离开，到罗亦农被捕，

前后只差一分钟的时间，后来罗亦农因被叛徒出卖而英勇就义。 

还有一次是在邓小平自己的住处。巡捕房发现了周恩来的住处要来搜查，由于事先得到情报，并及时通知了周恩来，因此

当时同住在这里的同志都安全撤离了。但邓小平恰好不在家，没有接到通知，当他敲门进屋时，巡捕房还在屋内搜查，幸亏搜

查的人中有一名中央特科的内线，他故意答应了一声要出来开门。机警的邓小平听声音不对，立刻转身就走，多年以后，邓小

平还常常提到这两次危险经历：“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，那个时候很危险啊，半分钟都差不得！” 

1929 年 8 月，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从上海去广西，以中央代表的身份，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组织武装起义，邓小平告别

已怀孕的爱妻踏上去广西的征途。从 1929 年至 1930 年，邓小平、张云逸、俞作豫、李明瑞等先后发动百色起义、龙州起义，

创建了红七军、红八军，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。 

当邓小平奉命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，张锡媛住在上海宝隆医院，正准备分娩，邓小平汇报完工作急忙赶到医院，夫妻

久别重逢，感恩欣喜。但孩子难产，张锡媛得了产褥热，几天后不幸去世，年仅 24岁。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也随之夭折，邓小平

顾不得亲手掩埋妻儿，奉命匆匆赶回广西，继续革命斗争。 

上海作战是一场极其特殊的战斗 

1949 年渡江战役之后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进驻丹阳，准备决战上海。上海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城市，人口密集，工业

集中，国民党投入数十万重兵驻守，势在必争，这就决定了上海作战必是京沪杭战役中最艰苦、最复杂的一场战役。邓小平多

次打比喻说：上海作战是一场极其特殊的战斗，好比瓷器店里捉老鼠，既要捉住老鼠，又不能把那些极其珍贵的瓷器打碎。为

了打好这一仗，邓小平和陈毅经常在一起，研究如何顺利地攻占上海，又完整地保留上海的办法。他们还把分散在外地的刘伯

承、粟裕、谭震林等请到丹阳来一起研究，根据情况不断修订、补充和完善作战计划，及时作出新的决策。5 月 23 日，我军在

上海发起总攻，迅速占领了除苏州河以北一带地区的全部上海市区和高桥、吴淞等地。5月 25日，陈毅冒雨从丹阳乘车经常州、

无锡、苏州等地到达上海南翔镇，就近掌握上海战局。邓小平继续留在丹阳担负全局性指导工作。 

5 月 26 日，邓小平率领总前委、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，在苏州河北时稀时密的枪炮声中，乘火车抵达上海。到上海

以后，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讲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重点解决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。他主张要发挥干部的积极性、创造

性。华东局财经委员会拟《新解放区财粮税收工作条例草案》时，他一再恳切地告诫：条文不宜过细，对下面限制不宜过多，

要相信各地区的司令员、政委，相信他们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，给他们定几条方针、原则，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的。

对各级干部要放手、信任，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。 

不久，陈毅、邓小平先后迁往上海湖南路 262号，分别住楼上和楼下，两家人竟比一家人还和睦亲爱，7月中旬邓小平离开

上海赴南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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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4年 2月，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，为宝钢题词资料图 

绘就上海改革蓝图 

邓小平一生曾数十次莅临上海。改革开放以后，1988年至 1994年 7月，邓小平更是每年都来上海视察，对上海的工作作了

重要指示，并寄予殷切希望。1990 年 3 月，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讲：“机会要抓住，决策要及时，要研究一下哪

些地方条件更好，可以更广大地开源。比如抓上海，就算一个大措施。上海是我们的王牌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。”同年 4

月，党中央作出了开发浦东的战略决策。 

1991年 2月 18日，邓小平登上上海锦江饭店 41楼的旋转餐厅，边眺望上海中心市区，边对上海市委书记、市长朱镕基讲：

“金融很重要，是现代经济的核心，金融搞好了，一着棋活，全盘皆活”，“抓紧浦东开发，不要动摇”。他接着说：“要克

服一个怕字，要有勇气，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，才能开拓新路。” 

1992年 1月底到 2月 21日，邓小平在上海与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重要谈话，整理审定了后来被称为“南方谈话”的《在武

昌、深圳、珠海、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》。邓小平同志坦率地说：“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。要不

然，现在长江三角洲，整个长江流域，乃至全国开放的局面，都会不一样。”他同时又指出，上海在人才、技术和管理方面都

有明显的优势，辐射面宽，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点。浦东开发比深圳晚，但起点可以更高，相信可以后来居上。他还说，上海

民心比较顺，这是股无穷的力量。 

1993 年春，邓小平在上海再次提醒，要抓住上海发展的机遇，他说：“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。对于中国来说，大发展的

机遇并不多。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。”1993 年末，已经 89岁高龄的邓小平不顾劳累，又一次来到上海。

12月 13日，他在吴邦国和黄菊陪同下，冒着细雨驱车视察了新建成的上海内环浦东段和浦东罗山路、龙阳路两座立交桥。他在

杨浦大桥上下车，眺望着日新月异的浦东，说道：“喜看今日路，胜读十年书。”他又握着大桥总指挥朱自豪的手说：“这是

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，我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！” 

1994 年初春，邓小平看到上海一年一个样、三年大变样时，高兴地说：“上海的工作做得很好，上海有特殊的素质、特殊

的品格，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。”当他老人家最后一次离开上海，火车即将启动时，他紧紧地抓住前来送行的市委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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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邦国、市长黄菊的手，充满深情地说：“你们一定要抓住 20世纪的尾巴，这是你们上海的最后机遇！” 

从黄浦江畔起航，踏上追寻革命真理的道路那一刻起，邓小平的一生便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。如今这座在

邓小平心目中有着特殊地位的城市，已经变成世界瞩目、发展神速的国际化大都市，这是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。 


